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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概有四年了，没有痛痛快快

的打过一次篮球。
忙碌的工作和繁杂的生活琐

事大概成了我不去锻炼身体的借
口。看着自己日渐臃肿的身体，回
想起当初那豪情万丈的憧憬与梦
想，除却一路走来跌跌撞撞的艰
辛，以及日渐险恶的内心，还得到
了什么？看着一颗颗曾经纯真的
近乎透明的心灵被世俗污染，却没
有办法改变，这就是生活——犹如
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磨去我们昔
日锋利的棱角，每个人都无法免
俗！可是每每想起那些上学的日
子以及曾经那一颗颗纯真的心，却
依旧感动。也许是迷茫于年少时
的青涩岁月，在这个时候心中油然
升起一丝悲凉，又复归惆怅。

前几天和开晨在网上聊天，他
对我说，大超你还记不记得，以前
在桑树园球场的时候，我像个小弟
一样跟在你身后打球，球场上受了
欺负你替我出气。我挠挠头：“对
啊，可是现在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
样灵活跑跳了，到了我在球场上受
欺负你替我出气的时候了。”几乎
潸然泪下，不禁感叹年华易逝。

我呆呆的坐在电脑前，眼睛死
死盯着屏幕上的每一个字，想象中
久未谋面开晨，仿佛就坐在我的左
手边，就和那个时候的位置一样
……

开晨这个家伙，和我差不多
高，皮肤很白，头发黄黄的，说话时

“zicisi”和“zhichishi”不分是他的特
点，理科成绩超棒，他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几个朋友之一。

我座位的右边是忠杰。忠杰
和开晨是我当时最好的朋友，之所
以我们能坐在一块，是我们向老师
主动要求的。

介绍一下忠杰吧！用我的话
来说叫臭美，矫情！长发，喜欢穿
时髦的衣服，再加上一张俊俏的
脸，走到哪里都是百分之百的回头
率。

而我的对面，坐着王佳会——
一个成绩好且乖巧懂事的好学生，
说话时叽叽喳喳像个小鸟，常逗得
大家捧腹大笑，上课认真听老师讲
课，功课又好，是每个老师都很喜
欢的乖女生。

毫无意外，我喜欢王佳会。非
常非常喜欢。

忠杰和我家住一个地方。放
学后，我们经常一边推车一边走着
回家。

“齐晓超，我发现你对王佳会
很有好感耶，你看她的眼神很不一
样。”忠杰一边推车走，一边扭头看
我。

“嗯啊！这样很奇怪吗？”
“不会吧？你怎么会喜欢她

呢？她那么用功读书！”忠杰依然
看着我。

“我也不知道，但我是个很特
别的人，所以喜欢的人也会很特
别！”我挖着鼻子里的鼻屎。

“真的假的？”忠杰依然看着
我，脖子都不会酸似的。

“真的，我不够特别吗？”我偷
偷将鼻屎弹在忠杰的书包上。

我们三个好朋友同桌最大的
特点就是都喜欢打篮球。只要我
们三个耗在一起，肯定要有一个篮
球，不然都不知道生活改怎么继续
下去。

初一结束的那个暑假，我们经
常去离家很远的桑树园球场打球，
在那个永远都不知道累的青春里，
我们的球技突飞猛进。不知不觉
一个夏天过去了。

又一个夏天，我们再度在桑树
园球场打了一夏天球。这次，忠杰
在球场上认识了喜欢看球的学妹，
成了我们第一个交上女朋友的混
蛋。

然后，又一个夏天过去了。我

们已经笑嘻嘻的打球打到了兢兢
业业的初三。

初三上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教
务处拿着一张重新排班的名单，张
贴到每一间新教室的门前。

气氛顿时像炸开了锅。我忍
不住挤到人群的最前面，双手放在
胸前合十祈祷。

祈求不要被分到没有王佳会
的班级。

“你干嘛那么幼稚，又不是生
死别离。”忠杰突然开口。

“靠！你不懂啦！”
我迅速找出我的名字和王佳

会的名字。
只见我的名字前面赫然标着

“三年级四班”，而王佳会的名字前
面写的是“三年级三班”。

“……”头一次，我说不出话
来。

我们的教室只有一墙之隔。
但是从此，我座位的对面，再也看
不到王佳会的身影。

大家看完名单，随即搬进了自
己的新教室。新的班级，意味着我
们又开始了解不曾相熟的同学，熟
悉全新的教师。

一个崭新的生活，即将拉开序
幕。

失去了能和王佳会同班的机
会，还好上天没有太绝情，让我和
忠杰、潇哥继续同班上学。受我的
影响对篮球越来越痴迷的开晨分
到了一班，不过我们的关系并没有
因为念不同的班级而日渐淡薄。

而我的新班主任强哥，是一个
大家都喜欢和尊敬的体育老师。
微胖，小眼睛，说话没有班主任特
有的盛气凌人的“官腔”。是一个
为了我们晚自习留校生活可以连
续一星期不回家的好老师。因为
我一直是学校羽毛球队的一员，所
以在初三之前，我们就一直有交
情。

“齐晓超，你的成绩不错，但偏
科情况太严重，希望你能努力好好
改正。”强哥拍拍我的肩膀。

拍个屁啊！其实我担心强哥
会把我安排在一个不喜欢说话的
人旁边当同学。老实说，我还是希
望能和忠杰当同桌。至少，有话
聊。

如此简单。
忠杰看看我，他的旁边还是空

的。
“你去坐李玉潇旁边吧！早就

听说你上课爱吵闹，坐在李玉潇旁
边，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从今天
开始，就要努力为中考做准备了。
你很聪明，向李玉潇同学学习，看
看能不能超越他。”强哥给我一个
我无法理解的位置，心中所有的期
待顿时被掏空。

“啊？”我不解。
怎么会这样。
潇哥是班上最听话，学习最认

真刻苦的同学。功课好，胖乎乎
的，大脑袋。是个任何人都挑不出
错来的好学生。

“李玉潇，好好管管齐晓超，可
以吗？”强哥竟然用问句，可见潇哥
在班里的地位。

“嗯！”潇哥勉为其难。我整个
脑袋顿时一片受尽屈辱的空白。

于是，我的故事，从王佳会的
对面，转移到了潇哥的旁边——一
个开启我用功读书的位置。

初三那年发生了好多事。
各大卫视几乎都在上演《士兵

突击》，王宝强演许三多，张国强演
连长高城。精彩的剧情逼得我每
天晚上都要看完三集才去睡觉。
里面的一句经典台词“不抛弃，不
放弃”被王校长在大会上多次提
及。

陈楚生的《有没有人告诉你》
让我反复播放。

“5.12”汶川地震牵动每一个中
国人的心，我们轰轰烈烈的做着慈

善，各种捐款做的不亦乐乎，根本
无法想象多年以后会有一个叫郭
美美的女人颠覆了我们对慈善的
认识。

我的人生，也因为坐在潇哥的
旁边而发生着改变。

坐在潇哥旁边是什么感觉呢？
很不自在，相对于潇哥的用功

读书，我是一个学习态度很差，上
课喜欢和老师顶嘴的荒唐学生。

我的政治和历史成绩烂到翻
掉。我连政治的开卷考试给我参
考书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抄。对
历史事件的起因和意义，我活的好
好的又不用上战场，背那些乱七八
糟的东西有什么用？毫无意外，我
的政治和历史成绩罕有及格，甚至
创下过个位数分数的记录。除了
政治和历史，上课需要好好听讲的
数学也是摇摇欲坠，对因式分解，
好端端的分解个毛啊？只要试卷
稍作变化，我就死给它看。

但由于我喜欢的科目成绩超
棒，总体来说我的成绩还算可以，
全班三十多名学生，我常在前五名
徘徊。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坐在潇哥
旁边什么感觉呢？

我必须痛苦承认：难堪，窘迫，
很不自在。

“齐晓超，你不觉得上课吵闹
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吗？”潇哥坐
在我旁边，瞟了我一眼，淡淡的说
出这句话。

“哪有啊？我是在给这无聊的
课堂增加一点活力耶！你不觉得
老师们都讲的太没趣了，太没吸引
力了？”我勉强笑笑。

“那你也不应该选择这样一种
无聊的上课方式。”潇哥的语气带
有一点责备。

“……”我逃避他的眼睛，看着
课桌上的贴画。

“我觉得你可以再用功读书一
点，那样你的成绩会更好。”

“靠，现在也没差唉！”我本能
的觉得微小，真是太糟糕了。

潇哥若问我为什么我要扰乱
课堂秩序，我便可以哈哈笑答：我
就是坏透啦，但我没妨碍你用功读
书啊！

潇哥也可以用力责骂我，叫我
好好守秩序，那么我就可以回敬：
管我干嘛，用功读书了不起啊？

但潇哥偏偏说我无聊。
用功读书的学生到处都是，但

潇哥那种我说不上来的好学生，让
我本能的觉得自己渺小，完全克住
我，克的我死死的。

于是我陷入奇怪的困顿，在其
他爱捣乱的同学继续扰乱上课秩
序，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的同时，我
却因为想开口讲个笑话，突然脑海
就会传来一声“无聊”的叹息，只好
含着圆珠笔作罢。

“喂，放心啦！我上课继续吵
闹的话，强哥就会把我的位置换
开，到时候你就不用烦了。”我皱
眉，有点烦。

“你这么聪明，如果好好念书
的话，成绩应该可以排全校前五
了。”潇哥淡淡的说。

简直答非所问嘛！
“你这不是废话吗？我可是相

当聪明的！”我反驳。
“那就好好读书啊，青春很短

暂的。不要浪费啊！”潇哥有点像
个女人，唠唠叨叨。

于是，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
以一种“我的人生需要被纠正”的
方式。

潇哥最大的特点就是稳重、懂
事，做起事来让人放心。更严重的
是潇哥对老师的话言听计从，无可
救药的顺服。而我改不掉的性格
就是叛逆，对权威这种东西向来都
是反感，我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总之，潇哥我们两个人的能量
正处在不断正负“中和”的状态。

我有预感再这样下去，我一定无法
成为一个幽默的人，个性也会越来
越压抑，变成一个没有特点的普通
人。

但无可否认，潇哥实在是个很
容易相处的人，没有让人生厌的好
学生架子，功课好也没有听他自己
提过，尤其是与潇哥一来一往的日
常对话中，我那份本能的微小很快
就变成了多余的情绪。毕竟遇到
这样的一个好兄弟，是难能可贵
的。

现在是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
号，下午两点五十分。我坐在车里
关上车门，依然很清楚的听到汽车
发动机的怠速声，对于想要静下心
来写点东西的我来说，这样的环境
很不适合。听着老狼的《睡在我上
铺的兄弟》，他唱道“你曾经问我的
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我想
这首老歌的气氛应该很符合我现
在要写的这个人物。

刻意想写点关于潇哥的东西，
尤其是这一年来的工作地点，我几
乎每天都要从潇哥家门前经过。
每天早上，我都会在潇哥家隔壁吃
早餐，每天都从他家门前不断经
过，不断驻足，每天如此。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不经意听到某一首歌，某一段

旋律，就会瞬间回忆起某段时光里
的自己。或初中，或高中，或看见
曾经在自己座位旁，那个上课不苟
言笑的青涩面孔。

对于我们的应试教育，成绩绝
对是老师衡量一个学生价值的重
要标准。

一个学生，不管具备什么特殊
才能，只要成绩不够好，就会被认
为成“旁门左道”。反之，一个成绩
好的学生，只要在其他领域稍微突
出一点，就会被老师认为“实在是
太杰出了，连这个也行！”放在手心
当宝。

自然，潇哥就是强哥手心里的
宝。

自习课上，潇哥一边解着题一
边小声的跟我说：“你语文、地理还
有理化都很好，英语跟普通，数学
跟历史政治很烂，如果不是你笨，
就是你根本没认真听课，你觉得你
笨吗？”

“额？什么啊？”我无法思考，
耳根子很热。

“齐晓超，你笨吗？”潇哥看着
我，不让我的眼神离开。

“靠，当然不笨了！”我呼吸困
难。

“那就证明给我看。”潇哥瞪着
我。

我呆呆的看着潇哥。一向眼
高手低，惯于嘻嘻哈哈的我，本应
非常排斥这样的窘状。但我知道
不能不接受潇哥的好意，被当做笨
蛋我也认了。

为了不被潇哥当作“笨蛋”，我
顶着压力，放下“尊严”与潇哥在一
起学习。成绩自然也就更好了。

期中考试越来越近，我似乎爱
上了这种与潇哥较劲儿用功读书
的生活。真遗憾没有能早一点坐
在潇哥的旁边。

期中考试如期到来，我按捺不
住自己忐忑的心情。怎么说是忐
忑的心情呢？

有了潇哥的帮助和指导，我的
功课有了明显的进步，但这样的进
步却使我自信不起来，生怕因为考
不好被当做笨蛋。这对当时心高
气傲的我来说是一件十分丢脸的
事。

坦白说，我本来是想打算自己
认真好好答题的，但监考刘迎亮老
师在考场上坐在那里呼噜呼噜熟
睡这件事实在是搞得我心神不
宁。写完数学考卷后，我百般无
聊。回头看看潇哥坐在那里认真
的检查有没有做错的题目。

我回头的一瞬，刚好潇哥抬起

头来。
四目相对。

“把你的试卷拿来我看看！”我
用夸张的唇语沟通，眼睛转移到潇
哥手中的试卷上。

潇哥却无动于衷，就像不明白
我的意思一样。

“快点啦！试卷！”我继续唇
语，我扬起手中的试卷，指了指。
又指了指潇哥手中的试卷，坏坏的
笑着。

潇哥看看熟睡的刘迎亮老师，
冲我摇头。“不行啊，万一被抓就麻
烦了！”

靠，真是胆小鬼。
我用凌波微步走到潇哥面前，

刚要拿起试卷，却被潇哥抢先收在
了身后。

此时，我在教室里走动的身影
已经惊动了很多同学，大家一阵错
愕，瞬间震动起来，每个同学都看
到了这一幕。

监考刘迎亮老师也被教室里
奇异的气氛惊动，从梦中醒来。

该死！
我来不及回到座位，被刘迎亮

老师逮个正着。
刘迎亮老师气急败坏的拎着

我的耳朵，拖着我回到座位。
“气死我了，再发现一次，你的

成绩作废！”刘迎亮老师脸都气白
了。

“老师，其实……我也没有抄
到啦！”

听到我的解释，教室里一阵爆
笑。

期中考试结束。
我居然神奇般的考进全校前

十名。生平第一次超越了潇哥，这
令强哥刮目相看。

“怎么样，用功起来就会有很
大的进步吧？希望你继续保持！”
强哥笑逐颜开。

“没有没有，我比较聪明罢
了！”我笑笑。

初三的学习虽然繁重的几乎
没有喘息的机会，但每周六的兴趣
小组怎么说也是个可以让大家尽
情玩好的活动。同学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喜好参加诸如“篮球、羽毛
球、绘画、唱歌、跳舞”之类的小组，
每个小组由同样对其感兴趣的老
师带领。大家都玩的不亦乐乎。

我和忠杰参加了羽毛球小组，
我们两个带着一帮初一初二的小
屁孩在球场上奔跑，挥拍。

“喂，忠杰！”
“啊？”
“明天周日，要去哪里玩？”我

挥拍，扣杀，球出界。
“不知道呢，你觉得呢？”忠杰

气喘吁吁的跑出球场捡球。
“不如我们去喝酒吧？顺便叫

上老白他们几个。初三压力太大
了，我们需要释放一下压力唉！”

“额？喝酒？会不会被班主任
知道？被他知道我们就惨了！”真
是胆小鬼。

“靠，明天周日耶！又不用来
上学！”

很刻意地写到这次我们偷偷
出去喝酒。

因为那是我生命中不断交集
的几个好兄弟第一次在一起酩酊
大醉。

公元二零零七年秋天的某一
个星期天。

开晨、老白、全儿、李越、月子、
阿彬、忠杰、潇哥和我。此后，我们
在彼此的生命中不断缠绕。

我们的青春，就这么开始了。
关于那次聚会喝酒，由于实在

是“年代久远”以及酩酊大醉，我已
无法清晰的记起当时发生的所有
细节。

但因为老白装醉我打了他几
个耳光这件事却让我们每个人都
记忆犹新。

全儿考上大学那年夏天我们
聚在一起吃饭，饭桌上等待迟到的
老白，于是又拿他调侃起来。

“喂！哥几个，还记不记得我
们第一次喝酒老白被大超打耳光
这件事？”

那些年那些年那些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时光我们一起走过的时光我们一起走过的时光我们一起走过的时光


